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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永军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以壮阔的笔调描绘了西湖
六月的美景，也将荷花写得意气风发、美轮美奂。咏
荷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历代诗人词客以荷
花为题材，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文佳作。时值
六月间，正是赏荷天。品读各有千秋的咏荷诗文，不
禁叹服古人诗词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荷花朵朵，莲叶田田，历来是诗人词客描绘风
景美的重要物象之一。如王维的《临湖亭》写湖上风
光：“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尊酒，四面芙
蓉开。”在诗人眼里，四面盛开的荷花，环绕着悠悠
轻舟，为迎客创造了热情洋溢的场景。欧阳修的《南
乡子·翠密红繁》写雨中美景：“翠密红繁。水国凉生
未是寒。雨打荷花珠不定，轻翻。冷泼鸳鸯锦翅斑。
尽日凭阑。弄蕊拈花仔细看。偷得袅蹄新铸样，无
端。藏在红房艳粉间。”在欧阳修笔下，荷花宛如戏
台上的花旦，无论“翠密红繁”“冷泼鸳鸯锦翅斑”，
还是“弄蕊拈花仔细看”“藏在红房艳粉间”，都是妥
妥的主角。曾做过齐州知州的曾巩，酷爱济南大明
湖的荷花，其《西湖二首其二》赞道：“湖面平随苇岸
长，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风露荷花晓，六月蓬瀛燕
坐凉。”曾巩把大明湖比作蓬莱仙境的同时，又把荷
花誉为送凉爽的使者：尽管时值炎热的六月天，这
里却凉风徐徐，这显然是“四面荷花”的功劳。

荷花亭亭玉立，暗香幽幽，很容易撩起诗人词
客心中素有的美人情结。《诗经·国风·陈风·泽陂》
是我国最早的咏荷诗，诗中“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伤如之何”，所表达的就是对美人的思
念。温庭筠在《莲花》诗中，将荷花视为洛神仙女：

“绿塘摇滟接星津，轧轧兰桡入白蘋。应为洛神波上
袜，至今莲蕊有香尘。”闻一闻，那莲蕾上至今还仿
佛留有洛神仙女的香尘。范成大的《州宅堂前荷花》
同样超尘脱俗：“凌波仙子静中芳，也带酣红学醉
妆。有意十分开晓露，无情一饷敛斜阳。泥根玉雪元
无染，风叶青葱亦自香。”将荷花比作凌波仙子，予
人“叶翠花香”的美感。虞诏有首《荷花》诗：“晚来一
棹鉴湖东，队队峰峦入短篷。一色藕花三十里，淡妆
浓抹锦云中。”以五彩缤纷的云霞为背景，浅红深红
的荷花绵延三十多里，就像那或淡妆或浓抹的美
女，亭亭玉立于锦绣云霞之中，透着迷人的魅力。

诗人词家常用荷花象征美好的人生理想。李白
在《古风·其十九》中写道：“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
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借荷花写幻想中的
超脱，表达对理想中的纯洁明净境界的向往。王维
的《山居秋暝》，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诗
句，营造出一种美丽、和谐、恬静的佳境，以寄托诗
人的理想生活。李商隐的《赠荷花》写道：“世间花叶
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
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诗
中明里句句写花，实际却是句句写人，借荷花传递
爱情心曲：既告白自己与女方可堪匹配，又道出两
人结合之理想，同时也说出自己的心愿与忧虑，全
诗委婉含蓄，耐人寻味，在众多咏物诗中实属上乘
之作。

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外表，多被诗人词客用来
象征高雅纯洁的品质。如屈原《离骚》中有句：“制芰
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诗人通过描绘自己穿
戴芰荷、芙蓉的奇异服饰，表达愿保持自身清白与
纯洁、不受世俗污染、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坚贞
气节。卢照邻的《曲池荷》借咏物抒情：“浮香绕曲
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诗人在
写荷花的香味和外形美的同时，名为悼花，实乃悼
人，含蓄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境。尤其需要
一提的是宋人周敦颐的《爱莲说》，虽非传统意义上
的诗歌，却诗化般抒发了对荷花的赞美：“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
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作者最终给
出结论：“莲，花之君子者也！”既是以莲自喻，也表
达了对高洁人格的追求与赞美。于是，荷花成了君
子品德的唯美象征，《爱莲说》也被视为古人赏荷诗
文的扛鼎之作。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中国作协会员)

□许志杰

在学生们看来，路遥老师始终是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
年轻人，即便到了老师已经八十有余、九十高龄、近乎百岁，
学生们依然称他路老师。

路老师1927年12月27日生于福州市一个行商家庭，1947
年考入山东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当时名曰中文系，实际是中
文、历史、哲学三个学科综合而成，师资非常强大，代理主任
是黄公渚（黄孝纾）先生，此后担任主任的是杨向奎先生，再
后是美学家吕荥。1949年10月，学校决定在文学院分设历史
系，杨向奎兼任历史系主任，任教老师有华岗、刘导生、童书
业、黄绍湘、赵纪彬、杨向奎等。随后不久又将中文、历史两
系合并为文史系，杨向奎任主任。翌年因华东大学历史系并
入，再次独立设置历史系，杨向奎为系主任，赵纪彬任历史
研究所所长。路遥进入历史系读书。

路遥本姓刘，因其父过继给做香烟生意的吴家，改姓
吴，取名吴松龄。路遥这个名字的启用大概在1949年6月左
右，当时进步学生有起化名的雅行，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几个同学决定为自己起一个有进步意
味的化名，“路遥”诞生了，取意自“路遥知马力”，从此“路
遥”叫开，“吴松龄”成为时隐时现、鲜为人知的存在，只在少
数报刊发表的文章中用过。路老师的三个孩子，只有长子随

父姓吴，其他两个都姓路。路遥老师以其毕生实践履行自己
“路遥知马力”的生活理念，诠释“日久见真章”的行为准则。
历史学家戴逸在给路遥的信中写道：“你们长期深入农村做
调查，收集许多活资料，赢得中外学者的高度赞扬，其艰辛
探索、辛勤钻研的精神实令人感佩。”很好地诠释了“路遥”
其名所具有的含义，也是对路老师长期坚持田野考古历史
学研究的一种肯定。

路老师住在山大新校（现中心校区）对面一路之隔的教
工宿舍，山大人亲切地称之为“南院”。历史系的几位老先生
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韩连琪、王先进、刘敦愿等都住在
南院，路老师也住在南院。从我1979年秋天入学，就看到路
老师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穿梭于南院与新校之间，车把上
挂着一个黑色的包，我猜里边装的是教材和参考资料，或者
还有报纸、信件类的东西。路遇熟人，无论是学生、老师，还
是学校职工，路老师总会下车礼貌问好，更多的时候，路老
师是推着自行车，边打招呼边走。碰到好学、请教问题的学
生，路老师就把自行车支到马路边，滔滔不绝讲起来，有时
比一节课的时间还长。如果是骑着自行车，那速度可以叫做

“飞快”。有一次一个同学跟路老师打招呼，等路老师刹住
车，已经跑出去至少二十米了。路遥知马力是路老师的执
念，只争朝夕则是路老师的行事风格。路老师时常把自行车
当成自己的流动办公室，紧要时候支起自行车就开始办公，
滔滔不绝说上半小时、一小时是常有的事。

路老师和他的自行车在山大校园成为一道风景和一个
文化标志，即便不认识路老师的人，一提到那位骑着自行车
的老先生，也会说，原来那就是路遥先生，太有风度了。其实
在最初的田野调查中，路老师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
可以想象路老师骑自行车风驰电掣奔波在风沙交加的田野
之上的景象，那是相当壮阔。路老师是哪年开始放弃自行
车，改为步行的，具体时间不是很清楚。听说刚开始路老师
对家人反对他骑自行车去校园有些抵触，总感觉自己还年
轻，后来经过多人多轮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同意与自己做
伴几十年的自行车说再见。我不止一次在校园里见路老师
推着自行车或骑着自行车的场景，却始终没有想到用相机
记录下这一美好瞬间，成为遗憾。

老师有一颗学术与学生之心，装着学术，想着学生。与

学生见面就聊学业和学术，这是路老师的特点。路老师煲电话
粥也是功夫了得。他的博士生张运春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次
为论文开题的事，导师给他打电话。平时，张运春见老师都是
事先将要请教和汇报的问题简要地在心里列个提纲，希图以
最短的时间说清楚，毕竟导师已经八十多岁，且实在太忙，带
了那么多学生，社会兼职那么多，时间珍贵。突然接到导师的
电话，他没有心理准备，转念又想，既然是电话，就不会时间太
长。不承想，导师接通电话就开始讲，像平时的一堂课那样，从
选题、开题、阐述、结尾、史料选用、文章结构，无不论及。张运
春交给导师的论文中很多要点，引论出处他自己都有些含糊，
导师却全装在心里。让张运春想不到的是，这通电话竟然时长
一个多小时，导师竟然“教训”了他那么长的时间。之后每每想
到，他总是深为感动，总觉得自己只有努力不懈，做最好的学
生，才对得起导师的精心培养与谆谆教诲。张运春也以自己的
努力，不仅顺利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八卦宅探赜——— 明清沂
水刘南宅历史研究》还获评山东省优秀论文。出版之时，路老
师亲自作序予以肯定。路老师事无巨细，不仅体现在对学生、
学术、学业的严格要求上，还在日常中。张运春说，为了节省办
公开支，导师用的圆珠笔芯都是去济南的东门市场买，就是图
个便宜。大师之风，真的是无处不在。

爱学生，更爱真理。在学生面前，路老师从不掩饰自己
的观点，他直言不讳，直奔主题，没有拐弯抹角、含糊吞吐，

无不彰显其胸襟。2013年秋天，我们历史系1979级同学举办
了一个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路老师参加并讲话。那天
路老师非常高兴，讲了很多，有一个精彩细节至今让同学们
感慨不已。路老师讲他刚刚留校时参加《文史哲》杂志的创
办工作，华岗校长为杂志制定的办刊宗旨，就是培养“小人
物”，让年轻人在《文史哲》成长壮大，成为日后的学术栋梁。
山大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就是在《文史哲》发表文章，
影响了学术界。包括路老师他们那一代年轻教师，很多都在

《文史哲》发表文章，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并成为学科翘楚。
路老师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的王学典同学正任《文史哲》
杂志主编，另一位同学李平生为副主编。路老师话锋一转，
直言时下年轻教师发文章难，连我这个快九十岁的老教师，
也难。此时王学典、李平生就在现场，王学典赶快起身向路
老师鞠躬致谢，并说路老师的稿子求之不得。路老师笑着
说，很难，今年就发了一篇，谢谢两位大主编。同学们发出会
心的笑声。这是路老师最后一次参加我们的同学聚会。2019
年，我们入学40周年再聚时，路老师已经92岁，不敢劳其大
驾，就派几位同学到家里拜见。老师兴致颇高，因有预定活
动，不得不跟同学们“请假”。下次一定参加，路老师说。

从入学到辞世，路老师一直没有离开过母校。77年岁月
悠长，路老师挚爱校园的一草一木，对学校的大事小情、故
人往事深记心坎，因而被称为“山大通”。遇事不决问路遥，
有拿不准的山大人和事，找路老师，一问一个准。我写《出版
家罗竹风》时，正好在山大举办的纪念孙思白先生的一个活
动现场遇见路老师，谈及罗竹风先生，他讲了三点，一是罗
竹风不仅为负责山大工作的军代表，还是正式入编的山大
教师，曾经给学生上课；二是“路遥”这个名字得到了罗竹风
先生的赞许；三是罗竹风是华岗校长创办《文史哲》的最得
力助手之一。这三点我都写进了书中。后来我在写山大历史
系教授许思园先生时，遇到一些吃不准的难题，先问了历史
系原副书记许钰琪和原院长吕伟俊两位先生，他们异口同
声地说去问路老师。如今路老师这本厚重的“山大词典”掀
过最后一页，徐徐合上，却不知有多少问号待解，令人惆怅
不已。就像未能给路老师和他的自行车拍一张照片，我有好
几种路老师的著作，本想请老师签字留念，也未及如愿。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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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过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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